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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赵卓菁 校 对 李静坤 美 编 冯潇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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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再走绛州，是因为 20 多年
前，我在原北京军区驻侯马 289 医院供
职，曾随新绛籍战友几次到绛州游览。

再走绛州，除迫切要与近在咫尺却
未曾谋面而又心仪已久的运城文友淮战
科先生相见外，还真心想访幽探秘，深情
触摸沧桑岁月留给绛州的历史印痕。

午餐后没有休息，便在淮战科先生
的陪伴下，驱车直奔绛州三楼。下得车
来，一座保存完好的牌坊映入眼帘。这
是一座四柱三层的木构牌坊，门额上书
有“修德”两个金色大字，字迹有些模糊，
但仔细观看，还是可以看清楚的。柱脚
石墩上有四尊形态各异的石狮，为牌坊
增添了无限生机。虽然天气反复无常时
阴时晴，天色也有点昏暗，但我的心空却
是一片明净。

穿过牌坊，走近鼓楼，给我的第一感
觉就是基址宏大。我们意欲登楼，却发
现楼门紧锁，只好绕楼观赏。鼓楼是砖
石混砌而成，东西有拱形洞门相通。鼓
楼现存木结构为明代遗构，因年久失修，
2014 年抢救性翻修彩绘之后，又一次焕
发出新的风采。据史料记载：公元 1347
年，李荣祖出任绛州知州，在州财政收不
抵支的境况下，他带头捐出自己一个月
的俸禄，并依靠当地乡绅与百姓的募捐，
于一年后的冬天，建成了这座鼓楼。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但建造鼓楼背
后所蕴藏的一代廉吏忠于职守、迎难而
上的故事，却一直流传至今。

站在鼓楼旁的高坡上，可看见不远
处是一座宏大的老戏台。战科说，这就
是著名的乐楼，专为酬神演戏而设，也是
城内过年过节娱乐活动的主要场所。乐
楼是明代遗构，坐南向北，整体东西长
16.7 米、南北宽 8.87 米，砖石砌台基高
2.6 米，占地面积 148 平方米。其面宽五
间，进深四椽，系重檐式建筑。下层为四
坡顶，上层前檐歇山、后檐悬山顶，前出
抱厦，二层梁架，为三架梁通檐用二柱，
檐下施三踩单翘斗拱。戏台面对的七星坡，坡道宽广，
南低北高，呈倾斜状，观众可借此就势观看演出，不受
任何遮挡。乐楼与鼓楼、钟楼，并称绛州三楼，均被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看到戏台柱子上，还悬
挂着大红灯笼，心中暗想，这戏台上，曾演绎过多少才
子佳人的爱恨情仇，多少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多少社
会发展的时代大剧？

顺着鼓楼一侧的城墙，行走百十步，便来到钟楼
下。透过门缝，我清晰地看到楼身为砖砌。据介绍，鼓楼
四向辟砖券拱门，柱头上施阑额、普柏枋，斗拱形制为
三踩单翘，每面置平身科一攒、出 45°斜拱。梁架为抹
角梁上承井口枋，十字歇山顶，琉璃脊饰。楼院南北长
45 米、东西宽 17.33 米，占地面积 780 平方米。《新绛县
志》记载，创建于宋乾德元年（公元 963 年），元、明、清
均有修葺，1979 年、1994 年又作重修。现存梁架为明代
遗构，楼体边长为 9.45 米，方形基座高 1.74 米。楼内悬
金天德二年（公元 1150 年）铁钟一口。钟楼在南，简约
大方；鼓楼偏北，高大巍峨；乐楼在东，美轮美奂。此三
楼，各具特色，参差错落，犹如镶嵌在缓坡上的“明珠”，
美得那么宁静，在春阳下熠熠生辉，折射出迷幻的斑
斓！我想，如果从高空俯瞰，一定更具视觉震撼力。

紧邻鼓楼，有一座城隍庙，原建于明洪武年间，历
代都有修葺。现存建筑是 2011 年新绛县委、县政府投
资 1200 万元，对照清光绪版《直隶绛州志》中的建筑
图，在其原址上复建的。中轴对称布局，主要建筑有牌
楼、山门、献殿、东西配殿、主殿、东西廊房、放生池、寝
宫、东西耳殿等，为“前朝后寝”形制，体现了古代州一
级城隍庙的建筑规制。正在城隍庙内徜徉，接到了新
绛县作协主席李福云的电话，说是过来陪我们一同游
览，心里瞬时有一条感动和温暖的溪流在涌动。

不到十分钟，李福云就赶来绛州大堂门前广场。
他用简短的语调对我说：“从渊源上讲，鼓楼、乐楼、钟
楼都是绛州署大堂的附属建筑。”说话间，便迈进了绛
州大堂正门。绕过仪门，中间区域是被玻璃封闭保护
起来的考古遗址，看着那一堆堆土块、砖墙，我不明就
里，心生疑问：“这里的构造，为什么是这样的？”福云悠
然对答：“这里有唐、宋、金、元、明、清六个历史时期的
建筑基址遗存，埋藏着一万多件陶片、瓷片、铁钱等。
大批量的、不同时期的文物，在同一个断面铺陈，呈现
了古绛州延绵千载的文化脉络和历史记忆。”听罢此
言，我不禁感慨：脚下踩着的，可是耀眼千年的辉煌啊！

绛州大堂，面宽七间，进深八椽，单檐歇山筒瓦顶，
檐下为五铺作单下昂斗拱。大堂高大宽阔，巍峨壮观，
人置其间四顾空旷，威严之感油然而生。据有关专家
说，全国州衙正堂规制通例为五间，而绛州独为七间，
乃国内少见。现全国尚保留有三处州衙大堂，绛州大堂
是其中的佼佼者。大堂建筑风格粗犷豪放，造型朴实无
华，堂内柱子，特别是前后门楹柱，其粗难以合抱。为扩
大堂内面积，内柱大量减少，横梁为三架重叠，与纵向
大内额，由额相接，与横行大梁，叠架承重，撑以通天立
柱，坚固有力。梁柱多为原始材料稍加砍削而成，无统
一规格可循。从总的风格看，现建筑应为元代重建造
构。在大堂中心的正堂前，有一块已碎裂成多块的“鱼
儿跪堂石”，意为鱼儿喝水各凭良心。大堂北壁东、西侧
各嵌有一块高约 1 米、宽约 0.7 米的碑石，分别为《文臣
七条》《武臣七条》，均为宋徽宗时期刻制，上书敕宋真
宗赵恒御制，时时警勉为政百官。这在全国还是首例，
于今，仍有其借鉴参考价值。另外，还有 4 块大型石质
覆盆式莲花柱础，依然炫耀着唐代的辉煌。

步出绛州大堂侧门，拐了一道弯，便进入绛守居园
池。此园，后世俗称为“隋代花园”“隋园”“莲花池”“新
绛花园”“居园池”等，始建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 596
年），由内军将军临汾令梁轨开创，是供太守、官僚、士
大夫及其妻室儿女游乐的地方，历经隋、唐、宋、元、明、
清各代官衙州牧的添建维修，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色
风貌，展现了匠心独运的巧妙心思，成为我国园林史研
究的重要资料。这是我国现存唯一的隋代官家园林，为
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国家重点公园”行
列。

信步而行，每一步似乎都会踏响历史的音符，每一
块砖石、每一棵树、每一株花草、每一座小桥、每一栋建
筑，均记载着无数的故事与传说。这里的确留下了王
通、王绩、王勃、王之涣、岑参、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

司马光等文人墨客的足迹，有的还留下
了题咏之作。

在屹立于芙蓉池南岸的“洄莲亭”
前，我们合影留念，说古论今。亭内有
一方石桌、四个石凳，可供饮酒、弈棋、
抚琴之用。透过窗口，眼前是长方形池
塘，一泓清水，几许木石，树影迷离。不
经意间，范仲淹《绛州园池》一诗涌上心
头：“绛台史君府，亭阁参园圃。一泉西
北来，群峰高下睹。池鱼或跃金，水帘
长布雨。怪柏锁蛟虬，丑石斗貙虎。群
花相倚笑，垂杨自由舞。静境合通仙，
清 阴 不 知 暑 。 每 与 风 月 期 ，可 无 诗 酒
助。登临问民俗 ，依旧陶唐古 。”这首
诗 ，生 动 形 象 地 描 绘 了 绛 园 的 如 画 风
光，歌颂了绛州淳朴的民风民俗。

踏上一座古桥，李福云慢声低语地
说：“欧阳修的岳父薛奎，就是绛州人，
北宋时期的大臣。缘于此，欧阳修更是
纵情于绛州山水之间，留下了赞美的诗
篇。”我有点惊讶地说：“噢，我说呢，欧
阳修《绛守居园池》一诗的笔触，那么细
腻深情！”我再次从百度搜出这首诗欣
赏 ：“尝 闻 绍 述 绛 守 居 ，偶 来 览 登 周 四
隅 。 异 哉 樊 子 怪 可 吁 ，心 欲 独 出 无 古
初 。 穷 荒 搜 幽 入 有 无 ，一 语 诘 曲 百 盘
纡 。 孰 云 已 出 不 剽 袭 ，句 断 欲 学 盘 庚
书 。 荒 烟 古 木 蔚 遗 墟 ，我 来 嗟 祗 得 其
余 。 柏 槐 端 庄 伟 丈 夫 ，苍 颜 郁 郁 老 不
枯 。 靓 容 新 丽 一 何 姝 ，清 池 翠 盖 拥 红
蕖 。 胡 鬅 虎 搏 岂 足 道 ，记 录 细 碎 何 区
区 。 虙 氏 八 卦 画 河 图 ，禹 汤 皋 虺 暨 唐
虞 。 岂 不 古 奥 万 世 模 ，嫉 世 姣 巧 习 卑
污 。 以 奇 矫 薄 骇 群 愚 ，用 此 犹 得 追 韩
徒 。 我 思 其 人 为 踌 躇 ，作 诗 聊 谑 为 坐
娱。”园以人传，园以文传，本是官衙花
园的绛守居园池，由此声名大振，成为
人们向往的人间仙境。

游走在居园池内，我感受到其布局
之美。福云先生自豪地说：“居园池分
别为春、夏、秋、冬四园，每个景区分别
种植了与四季相应的迎春、夏莲、秋菊、
冬梅等花卉，还充分运用琴、棋、书、画、
石、亭、桌、壶 等 物 品 ，来 营 造 春 浓、夏

艳、秋实、冬寒的人文意境。”极目四望，假山耸峙、池水
倒映、沟渠环绕、小舟自横、花卉争艳、古柏参天、曲径
小桥、幽雅美妙……我翘指称赞：“绛守居园池，真的可
与苏州园林相媲美啊！”

出了绛守居园池，驱车 10 多分钟，便来到龙兴路
北端高阜上的龙兴寺。该寺始建于唐，原名碧落观，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暖暖的春阳下，静静地站在
寺门前，抬头仰望耸立的龙兴塔，可得刚毅之感。

进入寺门，要登上 108 级青石台阶，才能到达碧落
碑处，这是龙兴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年逾古稀的我，
面对高高的台阶，没有一丝恐惧感，反而有着“不到长
城非好汉”的良好心态，一步一步向上攀登。来到最后
一个平台上，我双手插兜，挺起胸膛，目视来路，以龙兴
塔为背景，照了一张相。同行的文友夸奖说：“您不愧
是当过兵的人，身姿挺拔，俨然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老
将军！”我知道，这是溢美之言，可心里还是觉得美滋滋
的。

在碧落碑旁，年轻的女解说员风趣幽默地作了一
番讲解：对于碑名的由来，有说是取于碑文中的“栖真
碧落”一词，有的说是因为碑在碧落观中。此碑高 2.26
米、宽 1.03 米、厚 0.21 米，系唐高宗李治咸亨元年（公元
670 年），高祖李渊第十一子韩王元嘉的儿子李训、李
谊、李撰、李谌为其亡母房氏祈福而立。文为篆体，共
21 行，每行 32 字，除去空阙，实有 630 个字。碧落碑，
小篆俊秀，书写特异，笔法工整，布局严峻，后人难以认
读，为我国书法史上的珍品。其中最富价值的，是以小
篆而称誉全国的书法艺术名碑《碧落碑》。篆书由谁书
写很难确定，历来有很多种说法，但不管怎样，它都是
唐代篆书中的一件精美而又风格独特的精品，笔画细
挺，线条圆润，字狭长，有的笔画、部首仍然保留了大篆
字体的象形特征，让人想到日月、云霜、虫鱼等自然界
的事物，显得古朴而有意趣。

说到这里，解说员还讲了一个故事：自诩为李斯之
后的李阳冰见了此碑后，爱慕备至，居然徘徊数日不忍
离去，左右琢磨，反复研习，谁知到底也没有学成个样
子，惹得他十分恼火，自恨不如，竟愤然以槌击之，羞愧
而去。碑上有一块残缺，相传就是李阳冰的槌痕。后
人不仅把这个有趣的故事镌刻在碑侧，还依照原样重
刊了一石，与碧落碑并列一处，称之为新碑。

离开碧落碑，穿过侧面的一扇小门，我们来到龙兴
塔下。解说员说，因龙兴塔是绛州古城的独特标志，故
称“绛州宝塔”，建于唐贞观年间，原高 8 层，清乾隆四
十二年（公元 1777 年），重修时包镶外皮，增高为 13 层，
塔呈八角形，通高 43.7 米。古塔之所以出名，主要是

“宝塔腾烟”这一奇观，至今谜团未解。每个塔角上都
悬挂着一个铁铃铛，阵阵清风吹来，铃铛发出清脆悦耳
的声音，且各不相同，此景被称为“八方协律”。这座塔
的文化属性非常明显，每级都有独特的题额，依次为：
一柱擎天、两茎仙掌、三汲龙门、四大跻空、五云献瑞、
六鳌首载、七星召应、八风协律、九陌看花、二园蓉境、
十方一览、十二碧城、十州三岛。单从这一点上就可以
看出，古人的文化审美水平是蛮高的，切题很有寓意，
看起来并不突兀，底蕴也颇深。塔身逐级收缩，每层设
有 4 个瞭望窗口，每层设有塔檐，砖雕仿木斗拱，梁架
清晰可见，叠涩明显。解说员最后微微一笑说：“各位
如果有兴致，可以亲身体验一下登塔的妙趣。”

我向来喜爱登高望远，便赶紧招呼大家一同登
塔。塔的内部，设计有爬梯，扶手是铁的，踏板是木头
的。我们沿着逼仄的楼梯，一级一级登临塔顶，内部空
间狭小，但布局精巧。顶层空间，仅容纳三四个人，可
以从狭小的圆洞处匍匐到塔的外沿，瞭望窗外的风景。

身在最高层，我想到了自己攀爬文学之山的过程，
当千辛万苦地登上高高的山顶时，心里有多么幸福！
我用行动证明了这样一句名言：“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在我心里，热爱就是这样从每一
个足印开始的一路仰望。与之相比，攀爬中所经历的
艰辛、磨难、生与死的考验等都是那么渺小。

走出龙兴寺，握手告别时，我又想起淮战科老师的
诗作《我在新绛等你》中的一段：“我在新绛等你/我在
曾经的‘小北京’‘水旱码头’等你/听着悠扬的民歌《走
绛州》/漫步繁华的七十二行城/坐进老字号点份热腾
腾的绛州铜火锅/咂几口汾雁香美酒/绛州历史的兴味
便袅袅不绝/萦绕在舌尖/我在新绛等你……”

再

走

绛

州

再

走

绛

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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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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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后”吴自仁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从
市里的职业中专毕业后，凭借学到手的汽
修技术，先在别人的汽修厂打了三四年工，
便与大款朋友在市郊合伙开了汽修厂，很
快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吴自仁老家在汾南塬上，左手一指峨
嵋岭，右手一指汾河川，离市里他的汽修厂
不到 60 公里，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
程。吴自仁上中专时父母因病先后去世，比
他大几岁的姐姐嫁在本村，村里还有几个
叔叔和堂兄弟。而且，妻子也是他同村的发
小。

自父母去世后，老家本就简陋的房子
一直闲置着，院门落锁，院里杂草丛生，房
屋破败不堪，屋内更是蛛网密布。那年春节
回老家探望二叔父，二叔父对吴自仁说：

“你现在有钱了，老家破旧的房子也应该改
造一下了。老宅就是一个家族的脸面，你父
母穷了一辈子，到了你这辈，一定要把咱门
户撑得硬气些！”

吴自仁本就有“光耀门庭”的意愿，叔
父的一番话更坚定了他改造老宅的决心。
他与妻子商议后决定要建就要建村里乃至
汾南最阔气的“乡村别墅”！

钱只要不是问题，翻盖祖宅还能有什
么问题？当年惊蛰一过，吴自仁的乡村别墅
工程便紧锣密鼓动工了。图纸是市里一家
建筑设计院设计的，施工队是筛选了几家
有资质有实力的工程队后才确定的。仅仅
半年，耗资超百万元的工程就竣工了。别墅
外观造型别致，气派非凡；内部设计新颖，
装潢考究；家具应有尽有，豪华典雅；大院
宽敞开阔，石材铺地；花园繁花似锦，鸟语
蝶飞；高墙白面蓝瓦，徽派韵致；门庭高大
宽阔，气势恢宏。尤其是家里的空调，选用
的是价格不菲的“海尔”最新款式。自此，吴
自仁经常带着妻儿回老家休闲小住，好不
惬意。

一日黄昏回家，一踏进大院，三岁半的

小儿子就指着东北墙角说：“爸爸，你看墙
上有两个小娃娃！”吴自仁吓了一跳，定睛
一看，墙上什么也没有。便对儿子说，“胡咧
咧个啥，墙上哪有什么小娃娃！”儿子却高
声说，“就是有两个小娃娃！”两口子虽然心
里犯了嘀咕，却也没太将孩子的话往心里
放。

又有一回，他们刚跨入大门，小家伙又
指着东北墙角大声说：“爸爸，墙上站着两
个小娃娃！”夫妻俩这回真的被吓了一大
跳，照着孩子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还是什么
也没有，便指责孩子说：“你又瞎说什么呀，
墙上哪来的两个小娃娃？！”小家伙却嘟囔
着说：“就是有两个小娃娃嘛！你们怎么就
看不见？！”两个大人一时心惊肉跳，战战兢
兢走进屋里，打开所有灯光，吴自仁爱人甚
至从厨房取了菜刀，楼上楼下细察了一遍，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样。这一晚，吴家大院所
有的灯光都亮了一个通宵。夫妻俩关紧卧
室的门，躺在床上紧紧抱着孩子，心神不
宁，一夜无语，尽陷恍惚迷离之中。

又过了些日子，适逢中秋，他们忙了一
天，从幼儿园接上儿子，驱车回到老家。刚
往院子里走了几步，儿子又大声说：“爸爸，
墙上两个小娃娃！”孩子这一喊不要紧，却
吓得夫妻俩魄散魂飞、呆若木鸡，老半天才
回过神来。明明什么也没有啊，为什么孩子
怎么每次进家都说墙上有两个小娃娃？难
道家里真的有鬼了？孩子妈妈吓得要命，结
结巴巴地说：“是不是小鬼只有孩子看得
见，大人看不见呀？”吴自仁其实也吓得够
呛，但仍故作镇定地说：“新建的家，怎么能
有鬼呢？”可妻子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
孩子跑出院子上了车，说啥都要回市区。吴
自仁也只好颤抖着锁好大门，驾车拉着妻
儿连夜折返。

没几天，叔父婶子、堂兄弟，岳父母、小
舅子们，都知道了新宅“闹鬼”的事，却都不
知所措。商量的结果是请东庄姓解的“神

汉”来施法驱鬼！
解“神汉”一脸冷峻，站在原地，眯着眼

睛朝高大的门楼看了足足一分钟后，脸上
略显惊讶。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迈着
八字步，不紧不慢进了大门。进入院里，他
站立中央，环顾四周，一会儿仰天观望，一
会儿低头嗫嚅，之后便眯着眼睛，嘴里念念
有词围绕着院子顺走一圈、倒走一圈，并时
不时跺一跺脚。随后在正屋、二楼很是折腾
了几番，这才开了口，说：“自仁啊，你这个
高墙大院里果然早就溜进来两个小鬼。你
们两三星期才回来住一两天，这空旷森严
的大院自然就成为小鬼们的乐园。而这小
鬼，成年人是看不到的，只有未长成的小娃
娃才能看见。”看了看吴自仁的反应，解“神
汉”接着又说：“小鬼一般是从西南阴地里
随阴风飘来。而你家大门正好开在西南方
向，小鬼故而能轻松进入。刚刚我暂时赶走
了小鬼，但要保证小鬼以后再不入院，必须
把门楼改到东南角。否则——唉！”他话没
说完，一旁的吴自仁早已乱蜂蜇头了：这么
高大、坚固且又与西偏房连在一起的大门
楼，是说改就能改的吗？

被小舅子送回市区的吴自仁夫妇吃不
下饭，睡不着觉，不几日便双双住进了医
院。盖了别墅反而多了拖累，这样的包袱晚
甩不如早丢，这不敢住的别墅，还是早早脱
手了吧。

问题在于别墅“闹小鬼”的事越传越邪
乎，价格只能是一降再降。最后，同居民组
有一家不信邪的花了四成不到的代价成了
别墅的新主人。吴自仁只当是破了些财免
了一灾。

从此，吴自仁一家没特殊事由，基本不
咋回村里了。非回不可，也是当天打来回，
没必要也不想再带儿子。

转眼间便是十年，吴自仁的儿子从幼
儿园也升到初中二年级了。

忽一日，儿子问吴自仁：“小时候你还
带我回老家住，这些年再也没带我回去过，
功课哪有那么紧啊？我都快记不得老家是
啥样、门朝哪儿开了，反倒记得安的是海尔
空调呢。”父子二人的话题自然而然就扯到

“两个小娃娃”以及贱卖房产的陈年旧事。
初中生确实反应快，顺势就在吴自仁

肩膀轻捶了一拳：咳，老爸，我说的那两个
小娃娃，是空调室外机上的海尔兄弟图形
商标呀！

两 个 小 娃 娃两 个 小 娃 娃
■■张俊耀张俊耀

早年，晋南故乡的黄土地上，小麦是最
珍贵的庄稼。

当第一缕春风迈着轻盈的步子，穿山
越河抵达故乡的土地时，那卧了一冬的麦
子就醒了。青绿的颜色便如潮水般蔓延开
来，迅速地占领了整个田野。我站在田埂
上，望着眼前这一望无际的麦田，心里涌起
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醒了的麦子长得比
婴儿快，过了清明，比筷子高，接着快速长
高。

立夏之后，麦子便开始抽穗，而一过芒
种，平展展的田野里的麦子由绿转黄，广阔
的大地转瞬间进入金黄。这无边无际的麦
浪，让农人心中满是踏实和满足。那随风起
伏的麦浪，金黄金黄的，在阳光下闪烁着希
望的光芒，一年一度的“龙口夺食”时节来
临了。

俗话说“麦熟一晌”，就在这“一晌”，庄
户人便忙得不可开交。父母自然就是家里
的主劳力。当年，收割机在村里还是稀罕
物，我们这里的收麦方式就是靠人割。放麦
假后，我便跟着父母亲去地里割麦子。

当我站在广阔的麦田边，竟有些茫然。

夏天的风并不湿热，反倒有些凉爽。微风拂
过，麦穗微微晃动。麦田是怎样的一种颜色
呢？比金子的颜色要暗淡，比土地的颜色要
耀眼。当目视着铺天盖地的麦浪在风中流
淌时，我微微有点激动，这就是麦浪翻滚。

割麦子是体力活，只见父母弯下身子，
长柄歪把割麦镰紧握在右手里，挥成一个
弧圈，一镰刀下去，一大丛割倒的麦子便抓
在左手，放下又是一镰，一排排麦子整齐划
一地倒下，安然卧倒在大地的怀抱里。我跟
在他们后面，弯腰，驻足，左手紧握麦秆，右
手挥动割麦镰，使劲一拉，一把麦子便握在
左手，接着顺势摆放齐整。挥镰，一溜麦子
倒了，前面还有；割倒一溜，还有。我拼出浑
身的力气，却与父母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的腰就有些直不起来了，胳膊酸胀。
关键是头顶的烈日，晒得有点头昏脑涨，我
有些赌气地看着属于自己的两条垄麦子，
有些不知所措。我有个隐约的念头，就是不
能让父母笑话，我已是初中生了。这念头催
促着我继续弯下腰。我的脸时不时被麦穗
剐蹭，胳膊和脚踝被叶子划过，又疼又痒。
而太阳越来越大，一丝风也没有，汗水很快

顺着脸颊滴落到土里。我这才知道，看似简
单的割麦，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当父母招呼
我歇息时，我赶紧跑到阴凉的柿子树底坐
下，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稍息片刻，我又跟着父母埋头劳作起
来。中途我偷了会儿懒，直挺挺躺在麦田上
眯了一觉。麦芒真扎人啊，可短暂的小憩足
以让我觉得万分幸福。

黄昏时候，父母将割倒的麦子捆好，又
用小平车运回麦场，等着明天用拖拉机碾
打。我浑身黏乎乎的，脚底也磨出水泡，回
到家用凉水简单擦了擦身，顿觉舒爽无比。

田野里的麦子也都割光了。更忙碌的
是碾压扬场，将晒好的麦子尽数入仓。金黄
的麦秸垛小山般挺立在场边，洋溢着诱人
的香暖之气。如波浪翻滚的小麦在庄户人
辛勤的汗水里，一下子变成了金色的麦秸
垛，宣告“龙口夺食”麦收的结束。

父老乡亲年年在麦收时节都要在麦田
里穿梭好多天，汗水如同细密的雨丝，从额
头、脸颊滑落，打湿了衣衫，可谁也不叫苦
喊累，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对丰收的期待。他
们忙碌的身影宛如一个个灵动的音符，在
那金色的麦浪间跳跃、飞舞，奏响了一曲质
朴而又充满力量的田园之歌。

白驹过隙，岁月流转，一晃几十年过
去，那些满是欢声笑语和汗水的劳作场景，
也都随着时光变迁，慢慢走远了，成了只有
在记忆里找寻的旧梦。但每当麦收时节，我
眼前都还会不由自主浮现出一片荡漾的金
黄色，这金黄始终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我知
道，那是麦子的颜色。

遥 远 的 麦 田
■■屈吉平屈吉平


